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史铁生笔下的“孤独”
□王 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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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夜晚中等待自由
□郝泽华

在史铁生笔下，孤独并非牢不可破，固若

金汤。

先从史铁生涉世之初所遭遇的“隔离”与“差

别”谈起。史铁生在一些文本中反复提到曾经在

幼年所遭遇的“那个可怕的孩子”。在史铁生的

回忆里，那个矮小瘦弱的孩子，有一种天赋的诡

诈——只要把周围的孩子经常地排一排座位，他

凭空地就有了权力。这个幼年时的同学令史铁

生望而生畏，即使在长大成人后想起仍然心有余

悸。他曾令幼小的史铁生在人群里显得形单影

只，被孤独侵袭对于一个饱经世事的成年人来

说，也许是一种常态，但是对于一个希望被认可、

刚刚走出家门的儿童来说，人为的隔离所带来的

孤独感，对他来说太过残酷。

他试图逃离被隔离的困境，因而学会了谄

媚。他用新买的足球去贿赂那个“可怕的孩子”，

并很快得到了他的青睐，重新融入人群。虽然目

的达到，可是所带来的是灵魂里更加凌乱的不

安。同伴对他的再次接纳并没有驱散他内心的

孤独，一旦独处，他再也无法面对“丑陋”的自

己。这个孩子令后来的史铁生领悟到，在强大的

异己面前，个人不得不放弃自我主体转而去屈

从、逢迎，儿童的谄媚与成年人的谄媚之间的差

别，只在于比成人做得更直率。人性中的罪恶从

来就没有放过任何一个可能彰显的年龄段，童真

因为无邪，反而更容易成为罪恶滋生的沃土。孩

童史铁生的困境是成人生存困境的折射，体现了

看似壮大的集体在抵御个体孤独时的无能为

力。人总在试图融入人群来寻找孤独的慰藉，而

这样的代价是更加远离那个本真的自我，因而只

会陷于越发孤独的境地。

《务虚笔记》中画家Z对自我人生价值观的

建构，与他童年时所推开的那扇门息息相关。出

身贫寒的他，在童年受到同学的邀请,推开了那

个高贵家庭的房门，在这所房子里他遭遇的身份

歧视成为他刻骨铭心的记忆，这番经历成为Z的

人生转折。他发誓要力争上游，成为人上人，把

那些曾经贬抑过他的人狠狠踩在脚下，后来他也

确实做到了。然而曾处于低端的他，即使成为了

一名看上去高雅、有了社会身份的画家，但在造

访的外国人面前，他仍然无法直视自己贫苦的出

身和成长经历。他用英语将自己看上去粗鄙的

母亲介绍为女仆。从Z的经历可以看出，对于一

部分人来讲，他们的自卑，源于生来就注定的原

罪，令人无法释怀，即使通过后天的努力过上了

上等人的生活，那些一生下来就跟随着的如基因

一样的阶级差别，无时无刻不在提醒Z，出身是

永远无法抹去的烙印。

人是社会性动物，其一生的际遇是主观与客

观环境双重作用产生的，敏感自卑的Z恰巧生活

在一个以阶级出身论英雄的时代，强烈的自尊促

使他用余生爬到荣耀的最顶端，去俯瞰曾经歧视

过他的人们，但是这并不能疗治外界曾加给他的

创痛。一个人的孤军奋战，即使积攒的可能是无

与伦比的财富和名誉，却始终不能帮他克服心灵

深处的孤独。阿德勒说，我们生活在与他人的联

系之中，假如我们因自卑而将自己孤立，我们必

将自取灭亡。

Z孤绝的自我奋斗史，看似是一种人生的升

华，但他时时在饱受着孤绝灵魂的磨难。在爱情

里，他即使得到了美丽善良的女人O飞蛾扑火般

的热情，但在他看来那只是一份人生的战利品，

他不惜将自卑带来的怨愤投注在爱他的人身

上。他把O给予的爱当作对这世间征服的勋

章。爱情产生的基本条件是男女双方的投入，Z

没有在这段关系中投入过，他从来没有脱离过

自我，或者更确切地说，他永远活在9岁那年的

某个黄昏。他以一颗少年的“雄心”步入成人社

会，即使通过奋斗可以誉载海内外，他所拥有的

也依然是一颗敏感自卑的少年心。他作画时、

构思时，思想背景永远是童年那所大房子。但

是他与它之间始终隔着一层，那是一开始就存

在的差别。“怎么你把他带来了？”“你怎么带他

们进来？”这些刺耳扎心的话时常环绕在Z的耳

际，作为“他们”是Z永远也摆脱不了的身份烙

印。无论在梦中游走还是在现实中穿行，他时

刻不忘的依然是阶级差别带给自己的冰冷记

忆。说到底，他风华的艺术生涯，以及他在外人

看来绚烂一时的爱情，都是他向童年时所遭遇

的强势群体的示威，他永远停留在那座代表阶级

和歧视的“房子”里。

人因差别而遭遇的各种辛酸不堪固然令人

悲悯，但史铁生同时承认，一个没有差别的世界

将是一潭死水，他呼唤人因摆脱差别而奋起的积

进精神。画家Z固然有童年阴影，但也正是这种

童年的不快记忆，成为他奋发的源动力，因此给

他带来事业上的成功。但最正面的对待自卑感

的方式是，一直保持勇气，以直接、实际而完美的

方法去改进环境，《务虚笔记》中的Z似乎做到

了，通过努力和珍惜自己的绘画天赋，他改变了

原来的处境，只是事业上的成功并没有帮他摆脱

内在的自卑感，因为他缺少与世界沟通、敞开自

己的勇气。时间久了，自卑早已变成他精神生活

的底色，甚至“他心里需要童年，需要记住童年的

很多种期盼和迷思，同时就会引向很多次失望、

哀怨和屈辱。他需要这样，这里面有一种力

量”。童年遭遇的大房子里那枚白色羽毛，在Z

画家的天赋视角中，显得那么孤傲、飘逸，它像无

声的信仰，看着它久了，人的忧郁会得到释放，孤

独会得到赞美，它是孤独的良伴，是执著的梦

想。在此后的余生中，Z都在复刻它，用画布上

的色彩，用孤绝的行为方式，用摧残自我与他人

的处世信仰，最终陷入的是无始无终的孤独深

渊。

有很多人将自己成年以后的遭遇归咎于童

年，归咎于所处的时代，然而实际上，任何人在任

何时代，任何家庭，他们的成长过程都会遇到一

些坎坷与挫折，有的人选择被动承受，怨天尤人，

然后让自己被灾难打败、毁灭，有的人则是奋发

向上，争取与他人合作，克服它带来的困境，那么

无限的时间也就不再是无限的冷漠。在Z绵延

孤绝的心路上，从未梦想过世间的温暖，也从未

希翼过失望和傲慢的心灵能够得到贴近。他注

定将在冰冷的余生里，孤独地舔舐童年的伤痕。

借由Z，史铁生让我们看到如果一味对这世间怀

有怨恨，将会永远让自己与世间的温暖和爱隔

绝。人无论在什么样的社会环境，或者遭遇过何

种创伤，都应该尽力让自己带着对爱的期盼和践

行去释放沉重的肉身。但是爱确实艰难，它是一

种心愿，一旦发出就有可能遇到无数疑难。他人

是天堂，他人更可能是地狱。爱遇到的可能是刀

剑，是冷漠，是谎言，是无始无终的陷阱与罗网。

爱的艰难正在于如何抱着一颗九死其犹未悔的

心，百折不挠地执著前行、勇敢地期待与付出。

威廉·巴雷特在《非理性的人》中说，“人，看

起来，对他自己是个陌生人；因而必须发现或重

新发现他是谁，他的意义何在。”史铁生一生都在

通过写作来达到沟通和确认自我的目的，虽然青

年时瘫痪的重创曾令他几次想要轻生，但在重建

自己对这世间的信仰过程中，他呼唤用爱来润化

被孤独侵蚀已久的心田。他认识到孤独的不可

稀释性，决定了人们对爱的永恒期待。周国平

说，孤独之不可消除，使爱成了永无止境的寻

求。在这条无尽的道路上奔走的人，最终就会看

破小爱的限度，而寻求一种普世的大爱，或

者——超越一切爱，而达于无爱。史铁生在爱的

路途上，怀着永恒的寻找，赋予爱以永恒的使

命。他呼唤人类能够靠着爱，去避免一切不堪的

自相残害，因为人类得以存在的最美注解是因爱

带来的原谅、倾听与宽宥。

在史铁生和其夫人的作品里均出现过一个

关于小号手的故事，据其夫人陈希米的记载，史

铁生在读完这个故事后落下了眼泪。这则故事

的梗概是年轻的小号手被征出战，回来后发现昔

日的爱人已成了他人之妻，因为爱人从他人处听

说他已战死沙场，才另择夫婿。伤心的小号手只

有离开家乡，在去往异乡的途中哀伤地吹起自己

的小号。有一次，他流落到一个国家，国王听到

了他的号声，并听闻了他的故事，对他赋予同情，

只是国王没有像那些俗滥的情节所习惯设置的

那样许他以荣华富贵，而是让他有机会将自己的

号声吹奏给全国的人听，一遍又一遍，如怨如诉，

号声中的幽怨、哀伤随着被演绎次数的增多而日

渐淡泊。在倾诉中，沉重的肉身终于得以释放，

而变得轻盈。他的号声也因此逐渐变得欢快、嘹

亮而生机勃勃。国王是聪明的，相比于外在物质

的给予，精神上的陪伴与倾听更为可贵。

尼采说，一个人却只能体验到他自己，人的

最高价值已经失去了价值；为了取代这些最高价

值，他所能提供的惟一价值就是力量，这种把自

然和社会看作是可以控制和征服的思维方式，

只能够以对力量的颂扬而告终，但我们必须寻

找别的方法来纠正这种对力量的颂扬而导致的

偏激和冰冷。与查拉图斯特拉对爱的警醒与抵

制不同，同时也有别于尼采的力量意志论，由个

体经验出发，史铁生承认终极之处的虚无，但他

认为对虚无所带来的孤独的最终救赎，是怀着普

世的爱，用真诚去倾诉，因此沟通成为他“至死的

欲望”。

（作者单位：韶关学院）

宿命与地坛：残障生命的自我叩问与普世
观照

与史铁生的文学创作乃至生命体验有着密切联系的一个

标志性地点就是地坛，无论是史铁生《我之舞》等小说中反复提

到的古园，还是《我与地坛》《想念地坛》《地坛往事》等地坛主题

散文的书写，乃至相关访谈中地坛的反复出现，地坛作为史铁

生文学创作中重要象征物，被史铁生赋予了颇为深刻的情感和

思想内涵。正是在地坛中，史铁生实现了自我与世界的对话。

在晚年未竟之作《我在史铁生》中，史铁生写道：“我只能是我，

我永远不可能是你或他。我只能是以我的角度看世界，尽管狭

隘，我也无法摆脱开我的角度。”个人化的生命体验和思想情感

为史铁生的地坛打上了专属于史铁生的烙印，在与地坛的交互

中，史铁生在“我”“史铁生”“宿命”以及“世界”等概念之间反复

思索。

作为宿命的实体，地坛被赋予了先知先觉的特性，它似乎

已经知晓未来发生之事，因此，对于史铁生的到来，地坛从始至

终摆出的姿态就是等待——“它等待我出生，然后又等待我呆

到最狂妄的年龄上忽地残废了双腿……它是为一个失魂落魄

的人把一切都准备好了。”伫立于历史长河中，见证岁月沧桑变

迁而岿然不动的地坛，正如宿命般坦然地俯视着史铁生以及世

界上所有人的命运和遭际，而史铁生也在宿命的驱使下走进了

地坛中属于自己的世界。地坛让史铁生从自我审视、自我拷问

转向了一个更为开阔的文学视野，从残障个体的个人化生命体

验转向具有普世意义的社会和对生命的群体性观照。

残疾让早年的史铁生感觉自己对世界产生了割裂感：“两

条腿残废后的最初几年，我找不到工作，找不到去路，忽然间什

么都找不到了。”这种割裂感同时也伴随着史铁生自我价值认

知上的迷茫与痛苦，而地坛却为史铁生提供了一个新的世界，

并陪伴了史铁生“失魂落魄的那些岁月”。以《我与地坛》为代

表的诸多地坛书写，使史铁生从个人化的伤残生命书写逐渐转

向了更为开阔的写作领域。在地坛中思索生命的同时，史铁生

开始观察地坛为其构建的世界，与地坛相伴的漫长岁月中，通

过在地坛中关注形形色色园中人举动，史铁生实现了对世界的

观察与描摹，也与地坛一样，静默见证着世界的变与不变。

换言之，地坛之于史铁生，既是宿命的具象化呈现，同时也

是现实世界的一个缩影，在《务虚笔记》中，史铁生写道：“我从

虚无中生出，同时世界从虚无中显现。我分分秒秒地长大，世

界分分秒秒地拓展。是我成长着的感觉和理性镶嵌进扩展着

的世界中呢？还是扩展着的世界搅拌在我成长着的感觉和理

性之中？反正都一样，相依为命。”在此史铁生阐释了自己与世

界的关系——相依为命。正是由于对“宿命”的透彻认识以及

在地坛中十余年的观察经历，让史铁生能够从地坛这个微观世

界中找寻自我、叩问自我、解答自我的，进而悦纳世界、观察世

界、书写世界，并与之相依为命。

爱情与残疾：灵之梦想对物之阻障的弥补
与救赎

残疾与爱情在史铁生的21岁一前一后接踵到来，“一个满

心准备迎接爱情的人，好没影儿的先迎来了残疾”。突如其来

的残疾令史铁生在爱情到来之时只能“亲手把‘不能进入’写进

了他心里”，作为残疾人，能够获得爱情并进入婚姻的殿堂相较

于身体健全的人们更显艰难不易，所幸史铁生遇到了自己的爱

人陈希米，两人相互扶持，共度一生。

对于陈希米的出现，史铁生曾经坦言：“她是一道投射到我

生命里的光。”两人相识时，陈希米是西北大学数学系的学生，

年轻美丽，右腿轻微残疾，她的同学回忆初见陈希米时，感叹她

“简直是尊右腿轻残的维纳斯”。她不仅喜欢数学，还喜欢文

学，担任着西北大学校刊的编辑，史铁生的文字打动了她，于是

她向史铁生约稿，两人后来便就此有了书信往来。1989年，史

铁生与陈希米结婚。婚后，陈希米被老朋友戏称为“史铁生的

一条新腿”，在《南方周末》的采访中，史铁生也坦言：“我们两

人，已经互为部分了吧。要没她，别说写作了，我什么也干不

成。”爱情和婚姻的体验为史铁生对残疾与爱情的关系提供了

更为深刻的思索，也为其提供了独特的生命感悟，他曾谈到：

“也许，上帝正是要以残疾的人来强调人的残疾强调人的迷途

与困境，强调爱的必须与神圣。”

史铁生强调爱情的独一无二性，认为爱情从根本上说是人

的一种理想，是人的灵魂层面美满、梦想的代名词，并将爱情之

于生命的意义置于相当高的位置，同时，史铁生也强调爱情的

独立性和个体性：“爱情是你自己的品质，是你自己的心魂，是

你自己的处境，与别人无关。”史铁生反复谈到，爱情依靠机缘，

因而有历险的一面，因为人们不知道上天如何安排自己的命

运。作为残疾人爱情与婚姻的成功者，史铁生能够利用自己在

爱情中的细腻感受详细表达自己作为一个残疾人对爱情的独

到见解。

同时，史铁生也坦然面对残疾人的爱情广受世俗的怀疑与

冷面的最大问题，能够平静接受世俗对于残疾人爱情与性的质

疑并作出相应的解释。史铁生在很多文章中都曾谈论此事，首

先，他肯定“美满的爱情必要包含美妙的性，而美满的性当然要

以爱情为前提”。他认为爱情并非繁殖的附庸，倘若性爱从繁

殖的束缚和垄断中解放出来，便“已经成长为一种语言，已经化

身为心灵最重要的表达与祷告了……这样的欲望会因为生理

的残疾而障碍吗？笑话！”并鼓励残疾人们通过自己的方式找

寻属于自己的爱与性：“你要爱就要像一个痴情的恋人那样去

爱，像一个忘死的梦者那样去爱，视他人之疑目如盏盏鬼火，大

胆去走你的夜路。你一定能找到你的方式，一定能以你残损的

身体表达你美丽的心愿。”

史铁生虽然肯定了性在爱情中不可忽视的地位，但在性

与爱情之间，他认为爱情仍胜于性，在给李建明的书信中，史

铁生谈到：“在我看来，爱情大于性的，主要是两点。一是困

苦中的默然相守，一是隔离中的相互敞开。”对此史铁生对

默然相守和相互敞开进行了具体的阐释，默然相守即史铁生

病重时，陈希米虽然也没什么办法，但日夜陪伴在史铁生身

边，这种对超越肉体的困苦的共同分担让史铁生感受到了爱的

辽阔和深重。而相互敞开则是两人彼此的心魂敞开，人与人之

间超越隔离，而超越的方式就是不断创造语言、不断构建家

园。这里的家园就是爱情，而语言则是性，有了家园的依托，语

言的创造（性）才能“不至于是哗众取宠的胡拼乱凑”。

史铁生与陈希米不仅在生活层面相互扶持、在思想上相互

勉励，更在文学世界中获得了彼此的共鸣。在《我与地坛》的结

尾，史铁生写道：“有一天，在某一处山洼里，势必会跑上来一个

欢蹦的孩子，抱着他的玩具。当然那不是我。但是，那不是我

吗？”史铁生去世后，陈希米在《让“死”活下去》中回应道：“我分

明看见，那个抱着玩具从山洼里跑上来的孩子，那个普林斯顿

在草地上捉萤火虫的孩子，当然是你，我认得出，一定是你。”在

这本书的扉页，陈希米曾写下：“这是经过无限煎熬而奉献给生

命的礼物。”而这份礼物，或许是那个抱着玩具从山洼里跑上来

的新的年轻生命，已经收到了这份前世的爱意与怀恋。

（作者单位：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

2010年底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的散

文集《我与地坛》以同名文章为首文，并又

以《想念地坛》和《扶轮问路》为终，是对史

铁生59年生活与写作的沉淀与回顾。

地坛与史铁生

地坛之于史铁生是根性的。这种根性

源于地坛地理上的确定性。“地坛在我出生

前四百年就坐落在那儿了。”这座废弃的古

园在地理上与史铁生的生活范围重叠，“五

十多年间搬过几次家，可搬来搬去总是在

它周围，而且是越搬离它越近。”这种地理

上的切近性，是地坛成为史铁生生活部分

的天然条件。

地坛是史铁生写作的原点。地理上的

地坛曾经是史铁生生活的中心，史铁生立

足于地坛省察自我、管窥世界，细观他者，

从而进行了大量的创作。史铁生的诸多作

品都是基于地坛这一生活原点向四处辐射

的蔓生性观察和创造性的写作。

遇见地坛

在史铁生，地坛不仅是地理上某个确

定之处，它还是一座充满生机的自然的世

界，更是一个饱含着悲欢离合的生活场。

“满院子都是草木竞相生长弄出的响

动，窸窸窣窣窸窸窣窣片刻不息。”蜂儿、蚂

蚁、瓢虫、蝉蜕、露水……“园子荒芜但并不

衰败。”

这是自然的地坛。

这也是人的地坛。晨昏定省时穿梭、行

走、生活与地坛空间的人们，这其中有家人、医生、邻里、朋

友，以及那些每每相遇又错身而过的熟悉的陌生人。史铁生

也在地坛之中。

在这一层面上，地坛在地理确定之外延展出市井生

活的复杂与温情。在史铁生的书写中，地坛得以具有了新

的内涵，它是承载人间悲喜与人生彻悟之处，是包容且有

温度的生活场。那些在史铁生颓唐岁月施以援手，给予温

存，给予陪伴、关怀与爱的人们，组成了又一个地坛。“我”

受之于地坛。地坛的时空中承载了不幸与苦难，但也从不

乏温情。

地坛的自然存在与社会存在给了史铁生心灵的舒解与

照拂，也给了他大量的写作素材，他凝视深渊的眼睛得以望

向更为广阔的世界与人生，对于史铁生来说，地坛是他低谷

时的徘徊，却又是他获得救赎的所在。它是史铁生人生的见

证。如此，地坛的主体性得以凸显。地坛是能动的，不断地给

他回应与给养，促使他思考，并可以汲取力量，获得希望的

所在。

遇见史铁生

正是在这样的一处所在，老树、荒草、颓墙，让史铁生得

以默坐、呆想，推开纷乱的思绪，窥看心魂。史铁生把一切融

灌进作品之中，我们得以看见并遇见。

自我观照与生命的追问。史铁生在地坛的静谧与陪伴

下不断地自我观照，追问生命。“死是一件不必急于求成的

事，死是一个必然会降临的节日。”“剩下的事就是怎样活的

问题”。（《我与地坛》）他在《好运设计》中，最终将生指向不

可剥夺的精彩过程。一切的重点既然是死亡，那么就让生的

过程“美好与精彩”、“美丽与悲壮”。这不是一场逻辑的胜

利，这是与苦难面对面，跟死亡较过劲的人的领悟。

他在地坛的静默中不断地追问自己“如何活？”写作可

以活着，为了写作也要活着！但在为了写作而活着的史铁生

获得成功、声名后，真切地触及到欲望，并感到自由被裹挟，

感到慌张。写作和活着究竟是怎样的关

系?是为了写作而活着，还是为了活着而

写作？在《我与地坛》中，他把活着就要写

作作为一个笃定的回答。

生的方式在写作中达成，对于史铁

生来说，写作就是活着，就是对生命的追

问与回答，写作的过程就是活着的过程，

就是达至幸福的过程。

“我”观世界

在史铁生的作品中，他习惯于以

“我”为人称的书写。到处都是“我”，“我”

代表了某种贴近现场的真实，一切观察

都在“我”的视角里。只有在“我”之中，才

能同“我”一起体验、观察和思索。所以，

阅读史铁生，会非常强烈地感受到“我”

的存在，甚或渐渐地成为“我”，像“我”一

样思考。

外观与内省。在“我”的讲述中，会遇

见生活在地坛场景与群落中的父亲、母

亲、善良的邻人、熟悉的陌生人；会一同经

历与度过他记忆中的童年、少年、青年、中

年，直至老年，甚至是病痛；也要面对他的

亲情、友情、爱情，体会这悲欢离合……

如在追忆母亲的文字中，“我”既在“我”

中，又仿佛跳脱出“我”，审视“我”，而“她

知道”“她料想”“她想”这样的表述，与其

说是史铁生对母亲的猜想，莫不如说是

“我”对母亲情感的深切体察。

真切并浸润。史铁生坦率地说起他

的痛苦、绝望、无法排遣的委屈与气闷，

细致地刻画他生活场景里的人的悲喜、

无奈、尴尬、卑劣、悲壮。尽管他一旦想要描述某些景致，

便会产生出奇的美感，但在和盘托出这无常世界的时候，

他却始终能保持一种平易的家常。“我”始终真实坦诚地

吐露心声，从无矫饰，那些个“我”尽管带着强烈的“我”的

色彩，却只是让人感受到真切，那些隐藏在生活中的曲折

与隐匿，那些沉默与喧嚣，那些人所看不见的爱、挣扎、奋

争，他目光所及，描述之至，便以“我”的方式感染、打动、浸

润人。

他即是“我”，要引着人去认识这世界，认识这人生。

“我”即是人，每一个在“我”的视角下观世界的人、被“我”打

动的人，也正是内里同“我”一样的人。如此，才会共命运、同

悲喜。这不是史铁生一个人的独白与追问，这本应是人所共

有的执著，这本应促使人活在这世间，不浑噩，不混沌。这是

史铁生的体悟，这是史铁生的提醒，这也是史铁生的企图，

他平静的讲述背后，是他强大的意志力。他对世界与人生的

思索与追问也由此灌注人心，有痛苦，但清醒。

遇见史铁生，便要遇见追问。他不断地在作品中问自

己，问世界，问人生。问得急迫，问得恳切，问得挚诚。他的思

考和写作愈发的深沉。正如《扶轮问路》中，他言道，“未来的

路途一样还是无限之问。”于史铁生而言，这追问也正是他

喷涌不断的生命力量，是他存在的意义与过程。

史铁生在《想念地坛》一文中写到，有人曾去地坛找他，

甚至也想要去地坛寻找安静。但史铁生的回应是，如今的地

坛已今非昔比，安静不在。但于他而言，与其去地理的地坛

寻找安静，莫如在安静中回到精神的地坛。“我已不在地坛，

地坛在我”（引自《我与地坛》）。此处的地坛，在史铁生处已

脱去了物的属性，它是一个精神的存在，和史铁生的精神与

意志合至一处。那是“我”记忆中描写的地坛，是“我”的生命

体验与思考铸就的地坛。

史铁生与地坛融于一体，是天地间的存在。不是地理

的、肉身的，而是精神的、意志的。这是《我与地坛》的意义所

在。这是我们遇见的史铁生。

（作者单位：辽宁大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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